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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史”知识论域与理论体系的初步探索

展  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理论研究所,北京100101)

摘 要:舆论史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新兴学科。构建舆论史的知识论域和理论体系,既需要厘清舆论史的

知识体系,重点研究历史时期的舆论属性、舆论主体、舆论客体、舆论载体、舆论政策、舆论生成、舆论形态、舆论功

能、舆论思想等核心要素;也需要将舆论史研究引入由历史文献、历史阐释和历史价值共同构成的立体化格局中,

从分散、模糊、繁复的文献记载中提炼典型的舆论术语,推衍完整的舆论表象,探寻真实的舆论形态,揭示清晰的舆

论规律,总结独特的舆论价值。唯有如此,才能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新闻观出发,逐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

性、系统性“舆论史”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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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客观存在,具有独特的历史形态,含有丰富的历史因素,具有自身的历史。
因而,从现代意义上的舆论及舆论学理论体系出发,全面反顾历史时期的舆论生态及其变化趋势,系统总结

历史时期舆论的生成机制及其时代意义,不仅可以深化、拓展新闻史、传播史等研究领域和学术方向,而且可

以探寻、总结舆论史研究的可行路径和理论范式,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但遗憾的是,迄今学界

尚缺乏系统、全面研究中国舆论的“通代史”和“断代史”,亦少有多角度、多层次的“专题史”和“问题史”。因

而,如何区别并借助新闻史、传播史、新闻传播史等传统研究路数,尝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舆论史理论体系

显得极为必要和重要。于此,学界既有研究多集中在历史时期的舆论生成、舆论活动、舆论形态、舆论制度等

具体问题,而有关舆论史知识论域、理论体系等深层次、学理性问题的探讨相对较少①。有鉴于此,兹以中国

古代舆论史为例,初步探寻“舆论史”研究的知识体系、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
一、内容与范畴:舆论史的知识体系

一般而言,某一独立学科领域之所以有别于其他学科领域,根本在于其知识体系(如概念、对象、内容等)
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又因其知识体系在特殊性中包含一定的普遍性,因而就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相互连接、
交叉融合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同时,知识体系是一个学科的理论知识的术语表达和概念集成,而术语和概念

又是人们认识世界、反映事物、表达思想的基本形式。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论述术语时说:“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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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舆论史”理论研究的成果主要有:陈谋亮:《关于舆论和舆论学的探讨》,《社会科学》,1986年第10期;邵燕祥:《开展“舆论史”研
究》,《炎黄春秋》,1999年第9期;侯东阳:《中国舆论史研究视野的扩展》,《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4期;周根红:《推进改革开放以来的舆论史

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8月22日。



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①一个学科的新观点、新思想,需要创造出新术

语、新概念来表达,一个科学话语体系、学术体系的创新,必然伴随着术语和概念的创新。
那么,作为一门综合性、交叉性较强的新兴学科,中国舆论史的知识体系到底如何构建? 首先值得肯定

的是,学界既有研究已从浩瀚的史料、复杂的史事中发掘、提炼出诸多重要概念,初步形成中国舆论史应该关

注的知识点和关键词,譬如邸报、歌谣、谚语、党争、结社、讲学、言官、诤谏、清议、图谶、诣阙、朝议、告示、揭
帖、书奏、禁书、民意、妖言等,并已将这些概念、语词自觉转化为舆论史的当代论域,作了不同角度、不同层面

的专题论析,一定程度上为本土化舆论理论的形成及舆论史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话语基础、文献依据和思

考维度。然而,囿于不同学者、不同领域的学术理路、研究重点之差异,加之历史文献并未对舆论及其相关概

念予以明确界定,这使中国舆论史的知识论域长期界限不清,并存在诸多知识盲点和问题漏点,相关知识点、
关键词也因此仍显零散琐碎,并未统合为较为科学、合理的舆论史知识体系,更未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理论价

值的话语体系,“从舆论史研究的内容来看……研究中国历代舆论事件或运动,这部分数量最多,而且多是新

闻媒介出现以后的历史”②。
因此,要构建中国舆论史的知识体系,笔者认为,可以尝试结合历史学、舆论学、新闻学、传播学等知识结

构和理论方法,重点研究历史时期舆论的以下九个核心要素③:一是舆论属性。一般认为,舆论本质上是社

会的整体直觉和集合意见,具有公共事务、集群心理形成的公共意识和优势意识④;也有人认为舆论属性即

舆论特性,包括公共性、倾向性、公众性和多样性⑤。实际上,舆论属性并非一成不变的抽象定论,而是不断

衍化的具体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中国历史时期的舆论属性,取决于舆论主体的身份特性、价值取向

和政治立场,也即主体的属性决定了舆论的属性。据此,历史时期的舆论可分为官方舆论、民间舆论以及由

官民、公私舆论互动产生的“混合舆论”。其中,官方舆论本质上是国家利益、权力意志的集中体现,也是文化

政策、道德说教的别样表达。民间舆论的“真理性”“正义性”特征⑥,既体现了“民为重”“民为水”等民本思想

的持久力量,也体现了普通民众维护自身权益、改进社会现状、谋求整体发展的舆论期许。“混合舆论”则是

官民舆论互动的结果,或是一种彼此融合的和谐关系,或是一种相互博弈的冲突关系。
二是舆论主体。舆论主体是“舆论之母”⑦,若无舆论主体,就不会存在舆论,若无公众意见,也就不会出

现舆论。舆论主体既指可以自主、自在发表意见的个体,也指对某些社会现象和问题有着相近意见的群体,
还指由舆论个体构成的机构、组织、阶层等。在中国古代,舆论主体虽有不同,屡有变化,但大体不出“官—
士—民”这一总体结构,包括皇帝、官员(尤以秦汉谏议官、唐宋台谏官、明清言官等为代表)、士人、庶民以及

结社、朋党、学派等⑧。其中,皇帝和官员是官方舆论主体的代表,具有舆论权威性、话语主导性特点;士人和

庶民是民间舆论主体的代表,具有舆论广泛性、话语普及性特点;而结社、朋党、学派等,则是不同社会阶层基

于某种共同“理想”,自然形成的群体性舆论主体,具有舆论自觉性、话语批判性特点。在一般性舆论活动中,
官、士、民角色各异,地位不同。其中,舆论的普遍主体是基于民心、民意而最具广泛性、公共性的“民”,“官”
和“士”作为舆论主体的活跃分子,则时常扮演着舆论领袖的角色,而官、士、民之间的“相互接触”⑨和彼此互

动,逐渐构成面临共同问题、共同利益和共同要求的公众或社会共同体,进而形成具有整体意义、公共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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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侯东阳:《中国舆论史研究视野的扩展》,《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4期。
喻国明、刘夏阳《中国民意研究》认为,舆论构成要素有三:现实的、有争议的公共问题;有相当多的个人对这个问题表明态度或发表意

见;一致性意见对公共问题产生的某种实际效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77页)。郑保卫《当代新闻理论》概括为舆论主体(人)、舆
论客体(对象)和舆论主体对客体的判断(意见)三要素(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67页)。陈力丹《新闻理论十讲》则将舆论分为八个要素:舆论

主体、舆论客体、舆论本身、舆论的数量、舆论的强烈程度、舆论的持续性、舆论的功能、舆论的质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04—309
页)。刘建明等《舆论学概论》认为舆论要素是舆论结构的组成部分,可归结为四点:舆论主体,舆论是否存在,有明确的一致议题,议题见解具

有一定的强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刘建明,等:《舆论学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林枫:《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视角的系统阐释》,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253—255页。
刘建明,等:《舆论学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7、114页。
梁启超:《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新民丛报》,1902年第1号。
展龙:《舆论史:中国历史场景中的公众意见与政治秩序》,《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横山宁夫:《社会学概论》,毛良鸿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129页。



舆论主体,诚如费尔巴哈所言:“观念只是通过传达、通过人与人的谈话而产生的。人们获得概念和一般理性

并不是单独做到的,而只是靠你我相互做到的。”①

三是舆论客体。舆论是社会意义的特殊形态,包含了人们对社会现实的各种事件和事实的态度,它受制

于实际现象,也决定于社会存在。舆论客体的普遍意义是舆论存在的必要条件,围绕没有公共意义的、只具

有纯属个人意义的事实,舆论是不会产生的。舆论客体一般指现实社会以及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②,尤
其是一些最新的重大、突发性社会事件或公共事务,往往是自然存在并有争议的敏感话题,关涉公众的切身

利益,引起公众广泛关注。在中国古代社会,舆论客体是由君主专制统治衍生、催发的社会现象或社会事件。
无论是在统治阶级的单项利益关切中,还在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多元互动关系中,由于长期缺乏鲜明的“民
主”“平等”“自由”“公正”等具体要素,使得“民意”指向的舆论客体不仅具有明显的公共性、现实性特征,而且

具有更加突出、复杂的矛盾性、斗争性特征,诸如土地、赋税、劳役、吏治、科选、灾变、党祸、战争等现实问题,
始终是激发社会矛盾,引发政治危机的历史缘由,也始终是官民舆论关注的公共话题和客体所在。

四是舆论载体。舆论载体,也即舆论媒介或渠道。古往今来,舆论的生成与存在,始终离不开舆论载体

的承载和传播,如若舆论的主体(公众)、舆论的存在形式(意见)与舆论的客体(问题)缺失了舆论载体的中介

联系,舆论的公共性、集合性、发散性等本质特性就无法形成,舆论的力量、效能和价值也就难以实现。在中

国传统社会,舆论传播的载体虽较为有限,但也渐趋多样,总体可分为官方舆论载体和民间舆论载体。官方

舆论载体主要有诏令、奏疏、邸报、塘报、揭帖、告示、邮驿等;民间舆论载体则主要有民歌、谚语、匿名帖、书
奏、诉状等。此外,历史时期的舆论载体还涉及舆论机构,如唐代的门下省、中书省下设谏议机构及御史台下

设台院、殿院、察院等,宋代的进奏院、谏院,明代的通政司、都察院等。
五是舆论生成。“舆论是由于社会事实而活跃起来的社会意识状况”③,它是在特定时空环境中产生的,

既是社会现实的话语需要,也是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舆论的形成离不开人、环境及其二者的互动,其中人

的思想交流和意见互动是舆论形成的主体要素,“人与人之间通过交流意见建立相互联系,构成人类的精神

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前提,从而形成社会的舆论环境”④;而客观的时空环境则是舆论生成的社会基础。舆论

生成主要关注舆论的时代性、条件性和过程性,即以“通变”的思维,动态考察不同历史时期舆论生成、发展的

历史背景、基本态势、时代特点和总体规律,重点突出舆论与政治格局、经济变迁、社会环境、文化政策、道德

教化、人文思潮等现实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及舆论在不同历史场景中的变化趋势、传播形式、历史特

点、政治效应等重要问题,以凸显舆论变化多端、机制复杂、影响广泛、迷局众多等时代特征。
六是舆论形态。舆论形态即舆论的基本存在方式,一般认为是指舆论本身所包含的信念、态度、意见、情

绪及其总和,具体包括“潜舆论(情绪)、显舆论(言语)和行为舆论”⑤,三者表现形式不同,表达强度各异,但
在“刺激———反应”的舆论生成过程中,它们常会相互转化,强度会有增减,甚至形成情绪、言语和行为兼具的

舆论形态。历史时期舆论的常见形态有诏告、诤谏、朝议、封驳、弹劾、奏疏、集议、廷议等官方舆论形态,有谚

谣、上书、诣阙、乞留、讲学、民歌、上书、越诉、私报、游行、宣示、论说、揭帖等民间舆论形态。基于传播路径和

利益诉求的差异,两种舆论形态时常会发生立场博弈和话语争论,进而形成更为复杂的舆论关系和更加异样

的舆论形态。
七是舆论政策。舆论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不同历史时期,舆论政策有所不同,但总体可分为专制政策、

民主政策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政策。在中国古代社会,专制政策是基于专制统治的舆论政策,旨在在

利用舆论的同时,又对舆论加以规制,抑制其对政治权力或公共利益的有害因素,主要表现为压制和漠视舆

论,这是专制时代舆论的主流基调。民主政策是基于民本、民意等传统观念且相对“自由”的舆论政策,主要

表现为支持和利用舆论。“中间”政策则是基于平衡官民舆论、规范公私舆论的权宜性舆论政策,主要表现为

引导和监督舆论。无论何种舆论政策,其根本目的无疑是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维系和谐的社会秩序,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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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251页。
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页。

M.C.奥舍罗夫等:《社会舆论与方法》,新华出版社,1991年,第21页。
刘建明:《社会舆论原理》,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32页。
宋晖,等:《舆论学实务教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20页。



稳定的统治格局。
八是舆论功能。舆论只有在它发生效力时才有意义,它不仅是精神现实的范畴,而且是社会实践的范

畴。舆论一旦形成,必然借助某种公共场域和公共话语反作用于现实社会,尤其是那些能够代表集体意识和

共同意见的舆论话语,时常对社会政治产生警示、矫正、批判、监督、预测、整合作用。同样,历史时期舆论的

生成、发展始终伴随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动而不断变化,呈现出极具时代特色的复杂态势和历史意

蕴。舆论对社会和人的影响,表现为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或阻碍社会向前发展,按照这两种作用的正反方向,
舆论可分为“正向舆论”和“负向舆论”,而正反舆论产生的作用,即是所谓的“正向功能”和“负向功能”①。考

察历史时期的舆论功能,就是考察舆论在历史演进中的正、反作用。
九是舆论思想。这是舆论形态中最敏感、最活跃、最深邃的部分。在古代中国,那些批判性、建设性、正

义性舆论的生产者、主导者和传播者,往往具有修齐治平、笃信道统、无畏权势、崇尚民意的精神气质、人文气

节和思想气度,其所发出的舆论呼声、提出的舆论见解,时常蕴含着匡世辅政、依经立义、知人论世、直言敢

谏、尚情任气、重儒明道、改革创新的济世情怀、忧患意识和批评精神。舆论之所以是观察社会的一面镜子,
是社会发展的晴雨表,就在于舆论所表达的是舆论主体对舆论客体的观点、看法和意见,借此不仅可以揭示

舆论主体深刻的思想观点、理性的价值判断和浓郁的精神情怀,而且可以从中透视不同历史时期的道德秩

序、思想世界及其展示的历史图景。
在中国传统社会,社会环境封闭而狭窄,舆论衍生、变化呈现出一定的僵滞态势,“传统社会的舆论通常

不处于哲人们的主要视野内”②。因此,新时代构建中国舆论史的知识体系,既要将新闻媒介出现之前的“舆
论起源”纳入舆论史的研究范畴,“因为在没有新闻媒介之前,社会舆论早就存在,不研究这段历史无法了解

中国舆论历史的全貌”,也要重点关注新闻媒介出现之后,舆论生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只有厘清中国舆论的

历史发展,才能明确当代中国舆论的历史源流,“才能在历史的渐进、古今对比中发现舆论运动的规律和经验

教训”③。而且,前述舆论史的九个要素之间始终存在着天然的关系和深层的关联,“舆论史的研究不仅要对

史料进行收集整理,更为重要的是在史料的基础上开展研究,要以时间发展为经,以舆论构成要素为纬,展现

舆论本体的发展历史,揭示改革开放以来舆论史的独特特征”④。中国舆论史研究只有将这些关系、关联揭

示出来,将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的内在逻辑抽取出来,其知识体系才会更为系统全面,更加科学合理,更显丰

富多彩,也才会更具历史场景,更富历史根基,更显历史生命。
二、理论与方法:舆论史的学术体系

学术体系是关于学术问题的观点、思想和理论,旨在揭示一个学科自成体系的理论和方法。一个学科的

话语体系或知识体系是其学术体系的表现形式和语言载体,“只有以一系列具有专业性、系统性的概念、范
畴、命题揭示客观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构成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统一体,才能称其为一个成熟的、健全的学

科。”⑤

具体到中国舆论史的学术体系,综观学界研究成果,直接相关者相对较少,间接涉及者却相对较多。早

在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出版的《中国新闻舆论史》,初步将研究对象确定在舆论演变历程、历代新闻事业、
舆论生成环境以及清议、歌谣等民间舆论方面,开创了中国新闻舆论史研究之先河,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现代

舆论史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架构。而后的半个多世纪,有关中国舆论史的研究陷入沉寂,成果寥寥。直至20
世纪80年代,在史学研究革新发展的热潮中,中国舆论史逐渐引起学界关注,并呈现出两种研究思路:一是

以新闻传播的研究视角,观照历史时期的舆论生态。这种研究路径或重于报纸、出版等舆论载体的微观研

究,或重于某些政治事件、社会群体引发舆论风波的宏观叙述,大体厘清了历史时期舆论的存在形态、传播方

式和历史影响。二是以政治文化的研究视角,在关注历代政治人物、政治思想、政治事件、政治变革、政治秩

序等话题时,论及专制政策、君臣关系、诏令奏议、监察制度、言官群体、文狱党祸、出版文化等相关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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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勾勒出舆论生成发展的政治背景、外在动力和时代特点。但也应看到,因“‘舆论’本身即含糊不清”①等

原因,学界对中国舆论史的研究呈现出“研究有涉及,论述非对象”“一部舆论史,只是一部报业史”等研究局

限。一方面,对历史时期舆论的总体趋向、政治内涵、文化意蕴、政治功能等深层问题关注不够,缺乏对舆论

整体发展脉络、演进趋势的纵向呈现。另一方面,对舆论内在逻辑及与社会各因素的外在联系未予系统梳

理,尤其缺乏对官民舆论及其与政治权力、国家政策复杂互动关系的多维分析,从而未能全面展现历史时期

舆论的生动图景和独特风貌。与此相关,学界尚未以系统、成熟的知识体系,对中国舆论史的学术体系作出

清晰、简明的表达,更难以提炼出可行、有效的研究路径和理论范式。
那么,中国舆论史的学术体系到底如何构建? 首先,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一样,中国舆论史研究需

要把握三点:历史文献、历史解释和历史价值。毫无疑问,历史解释必须建立在历史文献的基础之上,不可任

意发挥,更不可妄加曲解,历史文献只能在历史解释中生成意义、彰显价值,如果不能有效解释历史文献,就
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研究。略有不同的是,在中国历史文献中,有关“舆论”的记载并不集中(除邸报、
诏令、奏议等),叙述并不清晰,因而研究者常陷入哪些文献关乎舆论、哪些记载属于舆论的取舍困惑中,这就

对深刻而富有创造性的历史解释提出了更高要求,即应如何打破文献的文本视界,以论代史、以史代论,从分

散、模糊、繁复的文献记载中尽可能地解释舆论,进而推衍出完整的舆论表象,探寻出真实的舆论形态,揭示

出清晰的舆论规律,总结出独特的舆论价值。培根曾言:“一个时代的历史(尤其是远离作者生活的年代)必
将有记录上的大量空白和缺口,这就需要运用智慧和猜想去弥补。”②同样,要从学理层面阐释历史时期的舆

论及其相关问题,也需要运用“智慧”和“猜想”,以更为宏大的学术视域将现象描述与价值阐释结合起来,将
史实探讨与意义研究兼顾起来,将宏观把握与重点论述联系起来,既要探明舆论本身的属性结构、生成模式、
传播形态、制度条件、社会反应等历史真相,也要查明舆论与一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外在环境之间的深

层关联和互动关系,更要阐明动态变化的舆论表象中所蕴含的相对稳定的道德判断、情感向度和人文价值。
如此,也许可将中国舆论史研究引入由文献、阐释、价值共同构成的立体化格局。

其次,舆论史位于多学科的交叉点上,举凡历史学、舆论学、新闻学、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

科,皆与舆论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尽管如此,作为一个独特而新兴的研究领域,舆论史研究仍然处于

一种被“耽搁”的尴尬学术境地。一方面,在新闻学、传播学的理论架构内,舆论史的理论地位和学术价值尚

未得到必要认同和应有关注,既有研究也未能突破新闻史、传播史理论视阈而另辟蹊径,有所建树。另一方

面,在传统历史学的学术范畴内,舆论史至多是一门近乎“碎片”的专门史,同样未受到应有关注和深入研究,
既有研究纵然诠释了某些舆论话题,彰显了某种舆论特色,但无论是长时段、短时段的舆论史研究,还是专题

性、问题式的舆论史研究,大多缺乏系统理论的建构和科学方法的总结。舆论史研究虽然没有固定的模式和

方法,但基于其独特的知识体系,研究路径需要综合运用历史学、舆论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引入传播理论、
信息理论、控制理论、批判理论、辩证理论等现代理论方法,坚持以典型题材与示例的分析为基础,把个案考

察与整体研究结合起来,深入探讨历史时期舆论的传播形态、生成模式、舆论政策、舆论功能、舆论思潮等,并
通过对一系列政治事件、社会问题所引发的舆论现象的解析,总结出舆论主体、客体及二者在互动过程中所

表现出的历史共性和一般规律,深入阐述舆论的基本概况及其与政治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彰显舆论在历史

发展过程中的政治价值和社会意义,并以不同时期舆论“话题”为研究视点,重新审视历代社会政治的发展逻

辑和历史特质,进而揭示出舆论背后所隐藏的本质属性、时代特质和现代启示,以期为中国舆论史及当代舆

论学的深入研究提供若干理论支撑,并为传统历史学、新闻学、传播学等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议题和思路。
再次,舆论史研究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力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历史回顾与理论思考

发掘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并对舆论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合理的展望性意见。这就要求中国舆论史学

术体系的建构,需要探寻可行、有效的思路和方法,“对于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方法,而同一问题的解决需

要许多方法的结合”③。这也要求中国舆论史研究必须根据不同层面的研究来界定自身研究方法的适用度,
如果是一代舆论的整体研究,那就要抓住共性而舍弃一些偶然的东西;如果是典型个案或具体事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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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需要结合特定历史场景,按照“专题”“专事”“专人”等模式展开研究①,尤其重点关注舆论主体的精神气

质、生存境遇、政治立场乃至生平履历,也就是要更注重一些偶然或特殊因素。但无论如何,在中国舆论史研

究中,只有立足舆论场域,发掘舆论文献,选取舆论素材,才能在文献———阐释———价值的叙述逻辑中,逐步

总结出极具时代特色的中国舆论史学术体系。
最后,舆论作为一种极具时代特色的意识形态,它源自现实,也作用于现实。正是舆论的道德规范功能、

意识整合功能、社会批判功能和社会监督功能,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舆论的“镜子”价值、“皮肤”效应和“晴雨

表”功能。梁启超所谓“凡欲为国民有所尽力者,苟反抗于舆论,必不足以成事”②,林语堂所谓中国新闻史只

能成为公众舆论和当权者之间的斗争史,“是作为民意与专制斗争的中国新闻史”③,皆在肯定舆论的效能和

力量。纵观古今中外的无数历史事实,舆论的自觉性、集体性、公共性话题及其产生的时代效应,始终是当权

者密切关注的重要问题和热点问题。在某些历史时期,舆论甚至成为时代的主流意识和集体话语,不仅矫正

了政治方向,整合了国家意识,而且催生了历史变革,引领了时代潮流,甚而引发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社会

政治运动。历史时期舆论之所以此起彼伏,根本原因是源于现实社会的促动和政治环境的催发,官方舆论政

策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舆论的传播状况,民间舆论情势一定程度反映了舆论的政治生态。出乎此,当前舆论史

研究的理论基点必须立足现实、关注现实和服务现实,尽力将史学的参与意识贯穿于舆论史研究的全过程,
即将舆论置于特定历史场景中,作为历史全景当中的一个特写来记述,层层论证舆论的生成境域、传播形式

及其具有的历史特点,全面考察舆论对政治生活、社会动态、道德风俗、文化时尚产生的重要作用,重点厘清

舆论与政治权力、文化阶层与民间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揭示其中所蕴含的丰富历史经验和深刻历史教

训,以期为当前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营造良好舆论环境提供若干重要启示和鉴戒,这不仅是研究旨趣的学术

需要,也是社会现实的理论需求。
三、属性与关联:舆论史的学科体系

“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④,任何学科的根本属性都取决于其研究客体的特殊性。
舆论史的学科体系是一个多学科交叉体系,本质上既具有人文性,也具有社科性。人文性主要体现在舆论的

“历史过程”,主要考察不同历史时期舆论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人文价值和人文情怀,及其对人、社会、政治产

生的价值导向、精神塑造作用,重点突出舆论的人文主义特质,所谓“志气言语发乎人,人之文也”⑤。社科性

主要体现在舆论的“行为表现”,主要考察不同历史时期各种舆论活动、舆论现象所反映的不同社会现象的本

质特点、相互联系及其发展规律,重点突出舆论的政治性、社会性和现实性,所谓“万般政务,舆论决之”⑥,
“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⑦。

在中国历史文献中,“舆论”最早见于曹魏谏臣王朗的疏文中,其谓:“设其傲狠,殊无入志,惧彼舆论之未

畅也,并怀伊邑。”⑧唐宋以降,凡文献所见“舆论”,或为“采听舆论”“咨访舆论”“慰塞舆论”“博稽舆论”“质之

舆论”“重视舆论”“参酌舆论”“合乎舆论”“审查舆论”“厌塞舆论”“有乖舆论”“悖于舆论”等语词,可见官方舆

论政策;或为“舆论快然”“舆论喧然”“舆论沸腾”“舆论怅然”“舆论所期”“舆论反覆”“舆论称之”“舆论冤之”
“舆论信服”“舆论纷然”“舆论所归”“舆论公评”等语词,可见公众舆论形态。现代意义上的“舆论学”学科,是
西方学术源流的产物,体现的是西方的知识系统和话语体系。改革开放后,我国舆论学界在补课心态的驱动

下,开始在引入借鉴、模仿学习的外求之路中,在反思历史、观照现实的内修之路中,自觉探索具有中国特质

的舆论学理论方法,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舆论学学科体系。在此过程中,舆论学在中国的导入、传播、创
生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相融相生,也始终依赖于中国学术主体的话语自觉和话语意识,以及

对本土舆论生态的话语表达和话语创新,并呈现出从简单借用西方理论体系,到逐渐创新自我话语体系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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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嬗变。时至今日,本土意义上的舆论学学科正在逐渐形成,有关舆论的理论方法、实践应用、历史形态、本
质功能、运行规律等学科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蔚为风潮。其中,作为舆论历史形态的“舆论史”到底能不能

视为一门学科,也许会有不同意见,但“舆论史”无疑具有独特的学科属性以及构成学科的理论范畴。
很明显,一般意义上的舆论既不等于新闻,更不同于传播,舆论学也与新闻学、传播学有着鲜明的学科界

限,三者之间是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简单地说,新闻是对舆论信息的报道①,传播

是对舆论信息的传播,传播媒介是反映舆论、形成舆论和引导舆论的工具,而舆论则含有公众发表意见、传播

新闻等综合意义,借用《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表述,就是“舆论是新闻报道的重要内容,新闻报道是舆论传播的

主要方式”②。盖基于这种认知,人们惯于运用新闻传播、新闻舆论、舆论传播、新闻哲学(新闻理论)等交叉

性概念③,围绕舆论场域、舆论生成、舆论领袖、舆论事件、舆论危机、舆论传播、舆论治理、舆论监督、舆论引

导、舆论调查、舆论司法等重要命题④,开展不同角度、不同命题而又相互独立、相互关联的综合性研究。具

体到舆论史研究,也大多将其视为新闻学、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开展“历史性”研究,或者视为历史学的一个特

殊领域开展“专题性”研究。亦如前述林语堂的《中国新闻舆论史》,虽然书名看起来既是“新闻史”,又是“舆
论史”,其中也征引了大量报刊资料,具有报刊史的书写风格,但其学科属性,实属“舆论史”范畴⑤,一如作者

所言,本书即要对“漫长的中国舆论史做一次回顾”⑥,内容包括舆论起源、舆论演进、舆论生态、舆论媒介、舆
论事业等。又如台湾学者朱传誉的《中国民意与新闻自由发展史》,论述的主题虽是“民意”和“新闻自由”,但
主旨则是要“写一部《中国舆论史》”⑦,在作者看来,所谓“民意”即是“舆论”,所谓“新闻自由”也指“舆论自

由”⑧。因此,舆论史研究需要运用历史学、新闻学、传播学乃至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理

论和知识,只有通过这种跨学科、交叉性、综合性研究,舆论史研究才能夯实思想基础和理论根基,才能避免

单一学科研究存在的片面性和绝对性,也才能更加全面地认识历史时期的舆论及其相关问题。
舆论史属于舆论学的研究内容和范围,要构建完整的舆论史学科体系,就需本诸历史时期的舆论实态,

探索多层面、综合性分析框架和理论维度。首先要回归历史,本诸历史长河中生成的文献、素材和现象,根植

于历史场景中涌现的人物、事件和故事,围绕舆论的种类特点、演变趋势、传播机制、控制策略、政治功能等线

索,揭示舆论表象背后所蕴涵的价值取向、内在本质及其对于社会政治所具有的深层意义,阐述舆论在国家

治理、地方社会、政治事件、社会危机、文化思潮中所表现出的多重功能及局限性,探讨历史时期舆论的历史

特点、一般品性,以及舆论主体在舆论行为中所表现出的精神特质、道德追求和价值理性。其次,既要借用舆

论学、新闻学、传播学等“同源”相近学科,又要采用历史学、文化学、政治学等“异质”相关学科,在交叉融合中

探寻舆论史学科成立的学理基点,在甄别取舍中寻找舆论史学科应有的学科空间。在理论层面,舆论史重在

阐释舆论史学科的内在关系、本质特征和基本原理,包括舆论史的学科义涵、学科性质、学科特点和研究对

象、研究方法、研究范围等。如果说“舆论学”是研究舆论生成基础、发展规律及社会作用的科学,那么“舆论

史”就是以历史形态的舆论为研究对象,研究历史时期舆论生成基础、发展规律及与现实因素互动关系的一

门学科或学问,具体涉及舆论政治史、舆论文化史、舆论经济史、舆论生态史、舆论社会史、舆论思想史等专题

性学科领域,以及与新闻史、传播史交叉而成的舆论传播史、新闻舆论史等交叉性学科领域。在学术层面,舆
论史学科内涵丰富,内容广泛,就其基本框架而言,应当建立纵横结合的研究模式,即纵向探索历史时期舆论

的演进轨辙、时代特点和历史意义,横向考察历史时期舆论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时代因素,尤其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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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复杂微妙关系。在价值层面,舆论史研究应以更为宏远的学术视域,总结历史舆论中所蕴含的丰富精

神理念、价值取向、人文情怀、经验教训以及与王朝盛衰、政权嬗替的密切关系,以充分彰显“舆论权力”“舆论

力量”在历史现实中一以贯之的功能和价值,并以更加自觉的话语意识,传承历史时期的舆论概念、话语、形
态来概括表达舆论史学科的基本范畴,努力实现舆论史研究范式在传统与现代、话语与实践的交融会通,建
构具有中国本土意识的系统性、专业性的舆论史学科体系。

总之,舆论史是否具有独立的学科地位,并不取决于它的学科性质和学科体系,而是由它不可替代的功

能所决定;作为一门学科的舆论史是否具有独立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也不在于它是否具有明确的、合理

的学术定位和学科性质,是否具有系统、完善的知识结构和理论体系,而在于其独特而重要的问题导向和价

值功能。舆论是社会意见的公开表达和公共参与,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存在,也是一种“社会控制机制”①,还
是一种“社会制约力量”②。自古至今,舆论始终对政治秩序、社会共识、文化氛围等产生着至深且久的影响,
是“一国前途之导向方针”③,又是“一般国民之抱怀”④。新时期舆论史研究的主旨之一,就是要以历史时期

的舆论为研究对象,在通代、断代的会通观照中,在专人、专事的专题叙述中,在由点及线、由线及面的多重结

合中,在历史与现实的比较联系中,着力破解舆论的本质意涵,梳理舆论的进化脉络,总结舆论的多样形态,
真正实现对舆论的历史性研究,最终赋予舆论史学科独立存在的学理根基和学术依据。一方面,借助舆论史

独特而多样的研究路径,重返有生机、可转化的舆论传统,重新审视关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舆论议题,并从

舆论学角度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路径,以彰显舆论史研究的时代感和现实性,“在历史与现实的相互参照中

寻找到传统的价值与现实的意义”⑤。另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新闻舆论观出发,创造性地借鉴舆

论学、新闻学、传播学、历史学、文化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的最新理论和方法,深入研究历史时期的

舆论世界,全面反思舆论史研究的学术现状,进而系统阐述舆论史研究的知识论域、学术路径和学科性质,逐
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舆论发展规律的舆论史理论体系,以充分展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舆论学体系

的主体架构和整体面貌。

ThePreliminaryConstructionoftheKnowledgeDomain
andTheoreticalSystemoftheHistoryofPublicOpinion

ZhanLong
(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0101,China)

Abstract:Thehistoryofpublicopinionisacomprehensiveandintersectingemergingdiscipline.Toconstructtheknowl-
edgetheorydomainandtheoreticalsystemofthehistoryofpublicopinion,itisnecessarytoclarifytheknowledgesystemof
thehistoryofpublicopinion,andfocusonthecoreelementssuchaspublicopinionattribute,publicopinionsubject,publico-
pinionobject,publicopinioncarrier,publicopinionpolicy,publicopiniongeneration,publicopinionform,publicopinionfunc-
tionandpublicopinionthoughtinthehistoricalperiod.Itisalsonecessarytointroducethestudyofthehistoryofpublicopinion
intothethree-dimensionalpatterncomposedofhistoricaldocuments,historicalinterpretationandhistoricalvalues,extracttyp-
icaltermsofpublicopinion,deriveacompleterepresentationofpublicopinion.explorethetrueformofpublicopinion,reveal
theclearlawofpublicopinion,andsummarizetheuniquevalueofpublicopinionfromscattered,vagueandcomplicatedlitera-
turerecords.Onlyinthiswaycanwegraduallybuildaprofessionalandsystematic“historyofpublicopinion”theoreticalsys-
temthatadherestotheMarxistviewofhistoryandJournalismandhasChinese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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